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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与新时期中国电影的文化转型

韩　琛

摘　要：１９８８年，有四部王朔小说被改编为电影，这一年被称为 “王朔电影年”。“王朔电影年”的出

现是新时期中国电影商业化、世俗化趋向的表征，标志着中国大陆的文化空间的再次分裂与转型，以及中国

影视文化格局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变化：从形而上学的精英话语空间过渡到世俗化的大众话语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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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年代的新启蒙思潮形成了一个精英化的公共文化空间，而市民阶层亦试图从一体化的政治空间里分
离出来，获得自己的表述方式。８０年代后期，启蒙现代性的乐观许诺在经济危机面前丧失阐释力，现代化
的历史之舟将人们涉渡到的并非天堂，而是一个不明所以的去处。崔健的 《一无所有》便诞生在此刻，正

反映了人们焦灼、困惑的心态；《河殇》则展示了一个新的乌托邦图景———蔚蓝色的资本主义商业文明。

启蒙时代走向尽头的时候，于无限的虚空中生出许多莫名的希冀。从１９８７—１９８８年，电影界展开了关于
娱乐电影的讨论，主张 “恢复电影艺术的本原，即尊重它作为大众娱乐的基础的特性。”［１］１９８８年，四部
王朔小说被改编为电影，这一年因此也被称为 “王朔电影年”［２］。“王朔电影”的出现，是文化商品化的

最初表征，其玩世现实主义的文化姿态在８０年代具有强烈的先锋性，形成了当代中国文化从精英化向世
俗化过度的标志性文本。然而，“王朔电影”的先锋意义在瞬间成就的同时也在瞬间失落，然后便迅速与

大众文化媾和，甚至主导了９０年代的大陆商业影视文化的风格。“王朔电影”是一个过渡年代的过渡体，
它甚至只属于１９８８这样一个年头，标志着中国大陆影视文化的再次分裂与转型，从形而上学的精英话语
空间过渡到世俗化的大众话语空间。

告别精英腔的顽主就是先锋

“王朔电影”的先锋意义是王朔赋予的，他导致了电影话语的一次出走，不过不是电影本体的革命，

而是电影文化内涵的革命，告别精英、乱言论世的顽主就是１９８８年的文化先锋。８０年代的第五代电影还
是一种宏大叙事，英雄主义的理想主义依然是第五代电影的主要内涵，个体生命的意义依然指向一个现代

性的未来世界，生活在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的阐释中丧失了现实质地，打破精英对于现实的垄断性解释成

为历史需要。在１９８８年的特定历史语境中，“王朔电影”无疑具有强烈的现实颠覆性，它是反体制、反精
英、反智识的话语形态，对此在的关注成就了其现实主义品质，对精英文化的厌弃反映于其玩世主义的精

神，对于抽象理念的反拨造就了其现实性内涵，并最终完成了它与精英／启蒙文化之间的紧张与分裂。“王
朔电影”显示了一种平民的政治，以及在调侃、反讽和自嘲中获得的历史性超越。

启蒙文化思潮在８０年代中期之后已经构成了一种文化压抑，各种文本充斥着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编
织的主体想象，这些人物主体反映了精英阶层的意识形态，而平民的渴望及其想象并没有在文本中得到呈

现。精英阶层以强势的话语力量侵占了几乎所有文化空间并篡夺了对现实的解释权，第五代电影同样在这

个精英话语的范畴之内，王朔的出现令这个状况得到改变，他的小说和由小说改编的电影反映了庶民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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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的生活和想象。

“王朔电影”中的主人公全部是游离于体制之外的社会边缘人，而电影内容也尽是平民生活本身，这

种状况在电影 《顽主》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平民生活就是一件又一件琐事的串联，《顽主》串珠似的叙事

结构恰恰就是其生活本身的特征。边缘人物和平民生活成为电影表达的中心，表明了平等、世俗的话语关

系成为社会的内在需要，市民阶层试图通过自我的文化表达获得话语权力。经过８０年代的改革开放，中

国社会正在形成新的权力阶层，虽然此时的私营业主并没有获得文化及政治上的话语权，但知识精英以及

政治精英在某种意义上是８０年代的权势阶级，知识者获得了空前的话语权力并与政治精英一道解释这个

国家，并安排了这个国家的未来。平民话语的浮出海面显示了社会民主、政治平衡的历史趋向，这个国家

的多数大众必然要参与到话语权力的分配中来，王朔的小说和电影就显示了这个端倪。

“顽主”话语构成了 “王朔电影”的语言特征，这种话语的大量运用是王朔与电影获得彼此认同的最

大条件，也是 “王朔电影”获得自身特征的关键以及电影成功的关键。混合的、反讽的、消解的、日常的

“顽主”言语具有强烈的颠覆性，其泥沙俱下、滔滔不绝的解构性特征覆盖了其他话语形式，获得了在电

影中的话语主导权，同时又令被颠覆的主导性话语无可奈何，因为本身的游戏性、自嘲性令它似乎体现不

出什么意识形态危害性。这种话语还影响到了电影本体语言的改变，电影中动感十足的快切镜头似乎就是

这种话语的直接镜头化。《顽主》还采用了 ＭＴＶ的手法，电影伊始便采用了 ＭＴＶ的剪辑手法，颁奖典礼

的演出段落则在场面调度上实现了王朔语言的空间化，这个镜头段落是王朔话语电影化的经典。

“王朔电影”显示出一种 “政治波普”的艺术特征。一方面，电影将各种意识形态话语进行了肆无忌

惮的拼贴，文革时代的革命话语、改革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启蒙精英的话语、普通大众的话语、流

氓话语被有机的拼凑在一起，使各自的意义在彼此映衬中放大、膨胀又消解；另一方面则是影像的拼贴与

人物形象的碰撞，前者显示在一些场面调度与镜头的剪切上，甚至包括画外音与镜头内容的声画错位上，

后者则安排各种不同社会背景的人物之间的空间碰撞，革命老干部、德育教授、顽主、作家等在同一个空

间背景里相互侵扰而产生意外的戏剧性效果，目的在于显示市场话语／革命话语／精英话语／平民话语在这

个时代并存的现实。“王朔电影”当然还包含其他一些特征，譬如在 《轮回》等三部影片中精英文化和顽

主思维的冲突等，都深刻地体现了一个文化转折时代的内在矛盾性与过渡性。

“王朔电影”隐含着一种文化多元化、政治多元化的要求，它用一种大众化的话语狂欢完成了其先锋

的文化实践。不过，向精英文化开火的代价是自身的媚俗化，王朔电影是反抗性与妥协性并存的文化形

态，是８０年代精英主导的文化实践破产的征兆，以及两个时代的文化之间衔接的拐点。王朔及其电影还

预示着一个多元的后现代文化时代的到来，电影 《顽主》中的许多荒诞文化场景则在９０年代的成为事实。

“王朔电影”是中国世俗现代性过程中的乌托邦阶段———８０年代终结的文化象征，并成功地将当代中国文

化涉渡到下一个时代。

“王朔电影”与大众文化的汪洋

１９８８年到１９９０年代前期，王朔几乎主导了９０年代前期中国大陆的影视风格。１９８８年的 “王朔电影”

尚是先锋，转眼间便成为大众文化的支流，迅速往媚俗的道路上去了。王朔在１９８８年的走红并非偶然，

此一时期的社会文化空间正处于剧烈的动荡分化之中，大众文化已具雏形，强烈要求摆脱精英文化的伦理

压迫和美学束缚，以从整体文化格局中突围，确立自己的文化霸权地位。与此同时，文化本体也在发生着

从语言向图像的转向，电视的普及让中国进入视媒时代，视媒需要摆脱纸媒的控制，获得独立的主导性文

化空间，王朔与电影的结合不过是视觉时代到来之前的一次必要的跨媒体合作。邵牧君当时就认为：“文

学界没有以巨大的热情来欢呼王朔小说是可以理解的，而电影界一哄而上争相改变则反映了电影界在巨大

的商业压力面前某种无所适从的混乱心态。”［３］商业压力是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当代中国的兴起的大众文化

７６



浙 江 传 媒 学 院 学 报 第１７卷

需要王朔作为代言人，与精英文化及主流文化分庭抗礼。

当一个时代的文化位于十字路口时，难免无所适从，是王朔将人们涉渡到９０年代的，王朔作为１９８８

年的文化象征，启蒙并引领一个大众文化时代的到来。这样理解大众文化，并不是说大众文化在８０年代

不存在，而是说８０年代的大众文化是计划经济下的大众文化、没有充分商业化和市场化，尚处于一种自

发自为的状态。同时大众文化的精神导向还在精英文化的把持之下，此一时期的电影、电视等大众文化产

品不仅政治上正确、而且文化艺术上也极端正确，均以贴近精英文化的精神伦理和艺术标准作为自身追

求。“王朔电影”的解构主义策略一方面促使精英文化复归本位，促成文化多元化的完成；另一方面也构

成了后来文化商品的信仰危机和艺术危机，文化的商品化也导致了其内涵的虚无化。

中国电影界在１９８８年对王朔四部作品的集中改编、拍摄，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商业牟利的冲动。１９８８

年前后的中国处于市场化转型的关键阶段，并最终造成了社会主义中国历史的彻底断裂，中国电影商品化

转型也是整体社会转向的文化症候。《红高粱》“暗含着第五代向传统和市场的螺旋式回归；事实上，不

止第五代。第三代和第四代的作品，也都在摸索和寻找着自己在商业和市场上的位置。”［４］对娱乐和利润的

追求让导演们寻求更为媚俗的题材。王朔小说虽然具有一定的颠覆性，但是也具有一个非常通俗的故事内

核，叙事不但政治正确，而且具有明显的小资情调，这对于８０年代的中国观众来说无疑具有巨大的精神

杀伤力。浪子与佳人的俗套是 “王朔电影”共同的特征，１９８８年的中国电影选择王朔就其本质来说就是

早期的大众文化对于原材料的选择，也就是文化消费市场对于大众文化内容的初步选择。

“王朔电影”的双面性因此就体现了出来，一方面它具有反本质主义的先锋性，另一方面又具有情感

补偿的世俗性；一方面以反精英策略作为自己的先锋式的文化选择，另一方面又与市场沆瀣一气，成为中

国大众文化的最初范本。一方面暗示了启蒙思潮的终结、精英话语的堕落，市民话语的兴起，以及文化民

主时代的到来；另一方面，大众文化 “的兴起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事件，而是一个政治性的事件，因为这

种消费主义的文化对公众日常生活的渗透实际上完成了一个统治意识形态的再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

众文化与官方意识形态相互渗透并占据了中国当代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而被排斥和喜剧化的则是知识分

子批判性的意识形态。”［５］而对知识分子的反讽、揶揄以及喜剧化就肇事于王朔，在反拨并颠覆了精英知识

者的话语霸权之后，大众文化和主流文化又形成了另外一个权力中心，这是文化市场化／商业化／全球化的

必然趋势，似乎也是８０年代的中国知识者曾经集体移情的彼岸世界。

文化霸权的重新构成也许不是王朔的本意，但王朔及其电影显然推动了这一霸权的生成，并通过一系

列影视作品维护了这一霸权。９０年代前期的电视剧 《渴望》、《编辑部的故事》、《海马歌舞厅》等将王朔

塑造成了一个后８０年代的娱乐英雄。风光的王朔内心据说有 “无限的黑暗和光亮”［６］，他并不真正认同大

众文化，就像他不能认同精英文化一样，任何单一的认同都会导致自我的丧失。不过，王朔在１９８８年的

崛起同时也是没落，成功的快感之下是无尽的虚空，任何光明和黑暗都不能添满这虚空。“王朔电影”遗

产丰富，其偏向大众文化的那一部分被冯小刚电影延续，而前卫、反抗的因素最终体现在了第六代电影身

上，第六代电影一方面以颠覆第五代起事，另一方面以继承王朔作为自我认同的基础。

王朔、冯小刚及第六代电影

自１９８７年始，改编自王朔小说或者由王朔编剧导演的电影共计１８部之多，从最早的 《顽主》、《轮

回》到１９９４年的姜文的 《阳光灿烂的日子》到２００６年徐静蕾导演的 《让梦想照进现实》，王朔影响了不

止一代中国电影人。而其作为主创人员参与的 《渴望》、《编辑部的故事》等电视剧皆掀起巨大观看热潮，

成为一时之盛，是大陆室内通俗剧的滥觞。王朔及其影视文化集中了时代的一切文化症候，它实质性地表

明了８０年代的一切精英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激进文化诉求似乎不过是对大众文化———以中产阶级的价值观

作为中心内涵的文化形式的深情呼唤和向往，王朔及其影视文化以反讽的方式表明了这一趋向的存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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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世现实主义的先锋选择也是对这种大众文化的最初的反拨，虽然它在语言、形式等方面更具世俗性取

向，但其边缘化的文化选择隐含了对于将要形成的大众／主流文化霸权的抵抗立场。王朔及其影视文化因
此是一个妥协性与反抗性并存的文化现象，其媚俗的内涵———大众文化的取向在 “冯小刚电影”里被极度

发扬，而先锋的一面则被第六代的继承，成就了边缘创作的一支。

“冯小刚电影”最初引起轰动的影片是 《甲方乙方》，这个电影由王朔改编自自己的小说 《顽主》以

及 《你不是一个俗人》等，它在内容和形式上与 《顽主》非常相似，都是由一个三 Ｔ公司串联起的故事。
但是在９０年代的语境中，《甲方乙方》更具商业电影的特征，而丧失了 《顽主》的批判性和颠覆性。冯小

刚此后的一系列所谓贺岁片无不具有王朔的痕迹：王朔式的故事框架———平常人家的悲欢故事，王朔式的

语言方式———反话正说的顽主话语。不过从 《甲方乙方》、《不见不散》、《一声叹息》到 《大腕》、《天下

无贼》，冯小刚逐渐完成了对于王朔的背离，至于 《夜宴》则完全是一个消泯了王朔影响的商业电影。

在冯小刚与王朔合作的电影中最出色的是 《我是你爸爸》，电影几乎完全是王朔精神的搬演，比 《顽

主》更具王朔的文化气质。影片灰黑的基调反映了生活的黑暗与空虚，而父子间的冲突与对抗隐喻着一个

无法自我确认的权威与同样无法自我确认的边缘的无奈权力关系，这与后８０年代的社会生活似乎存在着
某种对应。《我是你爸爸》最终没有获得公映，表明了一个具有十足王朔韵味的电影并不能为主流文化完

全接受，王朔能够为大众和主流认可的只有他媚俗的方面。冯小刚电影不具思想异质性的电影内容，以及

无伤大雅的调侃式话语是一种摒弃了批判性、并彻底消解了先锋性的王朔精神的虚伪体现，冯小刚完成了

王朔大众文化改造，“王朔电影”从具有先锋意味的 “痞子电影”转变为媚俗的商业电影。

后８０年代的中国先锋文化受王朔影响巨大，绘画方面的方力钧、刘炜、岳敏君、刘小东等构成的
“玩世现实主义”绘画所体现出来的无聊感、泼皮幽默、玩世不恭等艺术特征具有明显的王朔风格［７］。而

王广义等的 “政治波普”绘画则与王朔将红色革命话语与商业消费话语有机混合的特征十分相似，其先锋

性都体现于一种去意识形态后的精神无奈感与意义虚无化，并表达了处于时代转型期间的文化间性———后

革命与商业化的遭遇、先锋艺术与大众文化的结合，这无疑也是王朔及其电影一直体现的文化取向。

９０年代崛起的第六代电影显然也受到了王朔的影响，张元甚至拍摄过两部由王朔小说改编的电影
《我爱你》和 《看上去很美》，商业的考虑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二者价值观的内在契合。第六代

电影对于青年亚文化等边缘文化的表现，最早就是由王朔开始涉及的。王朔小说及其 “王朔电影”基本上

都是以边缘人群作为书写对象，“顽主”的文化表现就具有一种边缘文化的特征。在第六代最初的影像作

品中，譬如张元的 《北京杂种》、王小帅的 《冬春的日子》等都表现了处于社会边缘的亚文化人群的生命

状态。特别是 《北京杂种》，以一种纪实的影像反映了北京 “顽主”的生活及语言，其实就是王朔人物的

生活化还原。

在一个后革命时代的文化荒原上，土鳖的本土前卫文化就像 “顽主”那样在自然的生长着，它以一种

“泼皮玩世”的先锋形态表现出来。这些前卫艺术形式所的反讽式话语具有反社会、反主流、反中心的价

值倾向，而革命话语和反抗精神的遗传又具有后社会主义特征。第六代电影保留了王朔文化中黑暗、忧

郁、具悲剧色彩的一面，在一种无聊的状态中表达试图了超越现实并逃离当下的情绪，贾樟柯的 《小武》

就具有这种百无聊赖却又充满了超越性意愿的先锋意味。王朔通过话语狂欢解除一切生活的苦闷，而第六

代导演失去了这种调侃和反讽的能力，纪实影像中是这个世界让人惊悚的表象。如果说第五代导演试图通

过抽象的造型来把握并理解悬流于时间里的中国，为中国历史作一宏大的纪念碑，那么第六代导演则经由

王朔，让中国电影从幻觉世界返回现实此岸，在与真实界的对话中守护人的尊严。

“王朔电影”出现于１９８８年是中国新时期文化断裂的一个征兆，其解构主义特征就是中国电影由精英
文化时代向大众文化过渡的中间形态，而当代中国电影亦从第五代过渡到第六代。启蒙思潮在８０年代吁
求的现代化／商业化／全球化在９０年代成为了现实，对电影的商业化、世俗化的反拨和批 （下转第１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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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论语》自然会给学生提及新拍摄的电影 《孔子》，

讲到 《诗经》自然会联系到当代作曲家对部分 《诗经》

篇目的改写和谱曲，讲到明清的戏剧和小说，也要尽量

联系当下的影视作品进行分析。尽管翻拍的作品会有瑕

紃，但无疑能为我们提供解读经典的新方式。

当然，新媒体的运用依然无法彻底取代传统的媒介，

毕竟老师在教学过程中会面临种种预先没有想到的问题

或者会有一些突发的灵感，而这些 “意外”往往有更强

的针对性。这些意外问题或灵感的出现就需要依赖传统

的手段来解决和捕捉。采取传统教学手段与新媒体教学

相结合的方法自然比单一采用某种教学模式更科学、合

理、有效。

２传承知识与再创作的结合①

这里提到的传承知识主要指学生对古代文学知识和

精神的传承与发扬。再创作则指学生在学习古代文学的

同时应该进行模仿性的创作，并进而达到创造性的创作。

而这种再创作又可以从两个层面展开：一是传统方式的

创作，即诗、词、文等的创作；二是利用当代媒介进行

再创作。传统私塾教育其实为古代文学的教学提供了很

多有益的经验，私塾重视对学生诗词鉴赏和创作能力的

培养，对古文创作能力的培养。在现代教学中，也可以

与学生一起探讨写作古诗古文的方法及感受心得，让学

生可以通过自己的亲身创作来揣摩古人的心态，进而更

准确地把握作品特征。现代汉语要想永葆他的语言魅力

则必须向民间语言、外来语言及传统语言三方面汲取新

的元素。而通过练习写作古诗文，可以使学生 （包括老

师）对汉语的独特功能有新的认识，并将这种对语言的

敏感运用到现代汉语中来。利用当代媒介进行再创作，

主要是指可以引导学生用新的媒介来解读古代文学，如

可以启发动画专业的学生以中国古代的神话人物故事为

素材进行创作，在给影视编导专业学生授课时，则可引

导学生将更多卓越的文学家的生平进行改编，从而创作

出新的剧本。总之，要努力寻找古代文学与现代媒介相

接轨的吻合点，从而使古代文学从形式到内容都能给当

下的传媒文化以优质资源的支持。

综合而言，古代文学既绵延千年，自有其独特魅力

所在，我们若能以故为新，应时而变，既继承本学科的

优秀传统，又注意与新的文化向融合，相信当下的这困

境就不会变成绝境，而恰是古代文学进入 “柳暗花明又

一村”的一个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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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６９页）判就由第六代电影来完成，这是一种现代性精神的体现，现代性及其文化永远处于完成和反

思的路途中。“王朔电影”是发生在１９８８年的时代影像，前后两个时代的影像都可以在其中发现自己的文
化特征，第六代电影的身份政治———地下电影及其影像流变———从边缘到底层，表明了他们是 “顽主”的

后裔，而不是第五代启蒙影像的延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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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早在２００６年上海大学召开的 “中文学科通识教育改革———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研讨会”会上，已提出对古代文学教学

中学生创作的重视。




